
CITY城与事

www.xinminweekly.com.cn54

对外人倾诉？

讲出来后，无论这个事情能不能得到

解决，但心里却是大大地舒了一口气，像

是倒出了一肚子的垃圾，里面已经是干干

净净轻轻松松了。

明天再见了。

不是明天见，严格来说，是 9 个小时

后见。也是天天见。

这两个中年男人站在马路的岔路口，

其实并没什么点燃他们，却都不由呵呵呵

地笑了起来，从他们身边走过的人好奇地

回头，心里一定嘀咕着这两个人咋的了，

笑得莫名其妙嘛。很快又摇摇头，见怪不

怪地往前走了。

走进茶室时刚过 8 点钟，不知不觉就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其间，陶诗俊的电话

响过了，问：怎么散个步还不回家呢？你

是散步到苏州去了吗？

我的电话也响过了，说：你还不回来啊，

明天还要不要上班了？

我们都没有被这电话影响，又稳稳地

坐了半个多小时。

走出茶室时，夜色已浓，城市的喧嚣

并没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冷寂，这座城

市最繁华的步行街上朝东向西和朝西向东

的人流，大家脸上还是兴致勃勃继续向前

走的表情。但在这表情之外，是不是每个

人又都有自己的故事或是烦心事，需要去

穿越黄浦江见个面

百无聊赖的一个晚上，陶诗俊在黄浦

江的一边，我在黄浦江的另一边。我们互

打电话。

我说，在干啥呢？

陶诗俊说，在浦东滨江廊道上散步呢。

我说，这么巧？我在外滩边散步呢！

陶诗俊说，一个人吗？我说，当然，

你呢？陶诗俊说，也是一个人。

半小时后，我和陶诗俊已经坐进了南京

东路步行街上的一家茶室里，屋外熙熙攘攘

的声音，随着房门的关闭，瞬时就被关在了

门外。走来的年轻服务生刚启口问，喝什么

茶？我俩几乎不约而同报了同一个茶名，然

后对视一眼，不由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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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子

凯子是桐城人，我们是 1994 年末通过

招考同时来到省城合肥的这家国企的。我

的老家在怀宁，和凯子算是安庆老乡。

凯子和我同岁，一米七的个头，体重

170 斤。大头，方脸，皮肤细致白净，快 50

岁的人了，板寸平头上竟搜不见一根白发，

整个人看上去至少要小我一轮。凯子的胖和

一般人不一样，有人脸胖身不胖，亦有人是

身胖脸不胖。凯子身体里的厚厚的脂肪公平

公正公开地从他白净的方脸上开始堆砌，全

身上下前后左右，很均匀很彻底，绝没有丝

毫的厚此薄彼。在单位澡堂洗澡，总有同事

开玩笑地拍打他肥白的身体，他就在一声声

的脆响里憨笑，从不生气。

凯子在单位本部上班，本职工作是管

理检修车间的备品库，可平日里他却啥活

都干。天车缺人了，电焊活急了，小叉车

故障了……，他总是自告奋勇地冲在最前

面。去年春天，得知单位附近小区因疫情

封控，凯子立马回家驮了一床棉被放到私

家车的后备箱。老婆问他干吗，他答：“疫

情严重，单位事多，我暂时就不回来了。”

车间四五百人，人多嘴杂，就有人私

下评说凯子爱表现，乐出风头。我和凯子

闲聊过这个话题，他指着工作服胸前的党

徽说：“我是党员，党员就要做模范，我

做我自己，随人家说去吧。”凯子说这话

时依旧眯着眼笑，语气却异常认真。

我工作点的一个同事马上退休，接到

通知要去20里外的单位本部上交相关资料，

不巧的是前几天她腿摔坏了。想到她家和

凯子家不远，我便把凯子的微信号推荐给

了她。几天后，女同事给我说：“凯子真

心不错，拿着我的资料帮我跑前跑后，把

我的事全办妥了不说，还把我拉进了一个

群。”看我疑惑，同事解释，因为单位本

部有些偏远，凯子几年前就设了一个退休

职工帮办微信群，专为帮助去单位本部办

事的退休职工。

凯子的漂亮老婆在 42 岁“高龄”时被

合肥市的一家国企转正，女儿前年刚刚大学

毕业就通过考编，进了一所省示范高中教书。

大家都羡慕凯子，不少人猜测凯子背后有“高

人”，而我更固执地相信，这是凯子这么些

年努力工作热心为人的一种福报。

吴　平（合肥，保卫科职员）


